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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迎来了北京大学(简称北大)物理系

100周年纪念。在回顾这 100年光辉历程的时候，

不由得想起天文专业(系)53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

雨。1958年，物理系拆分为物理系、无线电物理

系、技术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原来由气象专业

和地球物理专业组成的地球物理系，迅速发展成

为有 5个专业的系：地球物理专业、大气物理专

业、气象专业、空间物理专业和天文专业，从地

到天，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北大天文学科的历史，可以说是两头甜、中

间苦。1960年天文专业成立及以后的 4年，两届

学生，出了 3位院士和一大批天文界业务骨干，

可谓很甜。最近这13年，天文系和科维里天文和

天体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走上了与北京大

学相称的规模和发展轨道更是香甜。从1964年专

业停办到 2000年天文系成立的这 36年，充满着

艰苦、奋斗和期待。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1 天文专业成立前我国天文学状况

人们在谈论天文学时，总是以中国古代天文

学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但是近三四百年的落后使

我国天文学远离世界先进水平。1609年，伽利略

发明天文望远镜，一下子把观测天体的能力提高

了100倍。直到1900年，我国才有上海法国天主

教耶稣会建立的佘山天文台，配备了 40 cm口径

的双筒折射望远镜。1929年，中山大学天文系的

20 cm口径反射望远镜，虽然是买的，但也是中

国人拥有的第一台望远镜。然而，1918年，美国

天文学家海尔已经研制成2.54 m口径望远镜，并

有着惊人的发现。

1949年全国解放，我国天文事业开始了新的

发展历程。整合了已有的天文教育和研究单位，

于1950年5月成立了紫金山天文台，1952年成立

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它们成为我国唯一的天文研

究机构和教育院校。南京成为我国天文学科的中

心。然而落后了三四百年的中国天文学，这时依

然落后。在 20世纪 50—70年代，我国最大的光

学望远镜口径是 60 cm，而在 1948年，美国海尔

5 m望远镜已经问世。我国的天文观测能力与之

相比可谓是天渊之别。落后这么多，怎么办？

这是我们这一代天文工作者的处境。谁愿意落

后？没有人愿意。但追赶的任务太重了！要赶上

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太难了。但这是我们这

代人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到了50年代的后期，一幅发展我国天文事业

的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1958年2月，经国务院批

准，成立了北京天文台筹备处，海外归来的程茂

兰教授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1962年上海天文台

成立。1958年12月，南京天文仪器厂筹备处正式

挂牌成立。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和北京师

范大学天文系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于 1960 年诞生

了。我们知道，这仅仅是中国天文学科的起步，

面对国际各个天文大国先进发达的天文学观测设

备和前沿的研究成果，面对西方几百所大学设置

的天文系科，在北京大学创建天文系科的意义重

大，这是历史赋予北京大学的神圣任务，起步很

晚、水平很低，但只有起步才可能谈得上追赶。

2 北京大学天文学教研源远流长

北京大学与天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1920年

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考虑建天文学系，因

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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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观象台成立。北大教授秦汾出任第一届副

会长，第四、第五届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任

中国天文学会第二、第三、第六和第七届会长。

早期评议会会员中一半以上为北大教员。

194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天体物理博士学

位的戴文赛先生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 1952

年北大设立数学力学系，戴先生也随之到该系，

讲授天文学，并积极开展天文知识普及教育，作

过很多讲演。1952年，北京天文学会在北大北阁

成立戴先生任首届理事长。在此后的两年内，数

学力学系曾组织过多次天文学术活动。1953年，

戴先生开始指导我国天文界第一位研究生易照

华。因北大未建立天文学科，戴文赛1954年调入

南京大学(简称南大)，长期担任南大天文系主

任。1956年，易照华毕业后分配到南大任教，成

为我国天体力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关于天文社团活动，校友易照华回忆说：

“1950年秋，我从四川大学转学到北大数学系。开

学第二周就参加了北大天文普及学会的学术活动。

成员以物理系学生为主，有十几人。半年后，人员

增加，我成为负责人。先后到各文化馆和中学做科

普报告。北大著名教授王竹溪、叶企孙、周培源

和戴文赛被聘请成为天文社的顾问。不久又在几

个中学建立了天文组，王京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是北师大附中天文组负责

人。当时北京还有一个业余天文组织叫“大众天

文社”，由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杨海寿(后来是北

大天文专业教授)为社长，骨干有沈良照、李竟、

叶式辉等(沈和李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

究员，叶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关于天文教学，易照华说，“戴文赛等人翻

译俄语《普通天文学教程》在1953年出版，我承

担三个大班的天文课，还要学习三门研究生课，

忙不过来。恰好，杨海寿从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

北京理工大学)调来，解了燃眉之急。1954 年

春，我和杨海寿合作翻译俄语《球面天文学教

程》，并与席泽宗(后来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院士)、戴先生一起组成“恒星天文学”讨

论班。戴先生本来让我做恒星或星系方面的研

究，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当时我考虑到自

己是数学系出身，物理基础差一些。在周培源教

授的鼓励下，决定选天体力学方面的课题，结果

这一辈子就研究天体力学了。”

席泽宗院士满怀激情地回忆了他与戴文赛先生

之间的许多亲密接触，反映了当时北大天文学活

动相当活跃。他说，“1951年9月初，我到燕京大

学去看戴先生，第一次就谈了一天。他告诉我，

他这学期要在清华大学办一个天文讨论班，每两

周一次，时间在星期六下午，并约我参加。参加

这个讨论班的都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有叶式辉、

杨海寿、沈良照等不到十人，校外的只有陈彪和

我”，“ 这个学会虽然会员不多，但活动很频繁。

我回北京后，第一次会议于3月21日在骑河楼清

华同学会举行，由戴先生和杨海寿介绍我入会

的”，“ 竺可桢让我收集中国历史上的新星和超新

星资料。我向戴先生谈过后，他非常支持，并介

绍我去见北京大学东语系金克木教授。金先生曾

翻译过美国天文学家纽康姆的《通俗天文学》，

也是天文学会会员。金先生说：“你要做翻译，

那比较简单；要做中国天文学史，那可是无底

洞，钻进去一辈子也做不完。”

回顾历史，我们深有感触。北大有着很深的

天文学教学研究历史，既扎根于广大教师和青年

学生对天文学的热爱，包括王竹溪、叶企孙、周

培源等物理学家的青睐，又有北京大学厚实的物

理学系和数学系为基础和后盾，应该孕育出一个

强大的天文系科才对。虽然周培源教授曾主张，

北大作为重点综合性大学应该有天文学科，特别

应该有天体物理学科。1954年，随着戴文赛教授

调到南京大学，天文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停止

了。在北大建立天文学科的事也就渐行渐远了。

3 北大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诞生

不说北大原有的天文学科的历史，仅就20世

纪天文学发展的特点来说，北大设立天文学系是

再合适不过的。天文学有三大学科方向，即天体

物理学、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学，其中天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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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主流。20世纪以来，天文观测和物理实验之

间以及天体物理学与物理学各个分支之间的渗透

逐步加强，物理学已成为天体物理学的最主要的

理论基础，宇宙及各种天体也成为物理学的巨大

实验室。国际上众多著名大学都有天文系，或者

物理天文系。在北大物理学系办天文学科是再适

合不过的事。1958年，北大物理系一分为四(物

理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地球物理

系)，每个系依然强大。

1958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程茂兰台长

建议北大建立天体物理专业。北京天文台肖光甲

书记，王绶琯教授，洪斯溢秘书都很积极，与北

大有关领导商谈。1960 年初，在北大副校长周培

源教授和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教授的支持下，

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教授欣然答应，积极筹建

天体物理专业。苏主任本来就有愿望，要使地球

物理系的研究对象从地球深处一直延伸到广阔的

宇宙空间。在 1960 年 3 月，成立了专门工作小

组，成员有教师尹宏和杨海寿，还有 3位抽调上

来的学生王德茂、尹其丰和乔国俊。

1960 年 8 月，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正式成

立。当时的天文专业教职员工有32位，分为光学

天文组和射电天文组。林荣芳任党支书，第一任

教研室副主任为钱景奎和杨海寿。当时没有任命

正主任。

在天文专业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教员中，钱景

奎、周道祺来自气象专业，乔国俊、罗先汉、王

德茂、尹其丰来自地球物理专业，邢骏来自应用

地球物理专业，吴鑫基来自空间物理专业，杨海

寿来自数学系，姚德一来自北京气象学校。孙凯

老师则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为支援北大而调来的，

南京大学天文系应届毕业生彭秋和赶在专业成立

前报到。这些教员也就成为天文专业的骨干。在

众多的教员中，除了孙凯、杨海寿和彭秋和外，

都是改行，可谓是半路出家，当时遇到最大的问

题是：这么多的年青教师如何从外行变为内行？

由于自然科学各个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实现这个

转变并不困难，过程也不太长。当然，年青教师

是靠加倍努力才进入这个学术领域的。

在初期的天文学教学工作中，南京大学的彭

秋和、孙凯和北大的杨海寿三位老师起了重要作

用。其中彭秋和刚刚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勇于

承担，开了好几门课。我国射电天文始于1958年，

我们几乎是与国内同行同时起步。在射电天文教学

方面则全靠我们自己开创，编写了射电天文方法和

射电太阳物理方面的教材，这在国内高等学校中属

于较早编写完成的一套射电天文学讲义。

当时的科学研究是以太阳为重点，进行太阳

物理和射电太阳的观测和理论研究。在未名湖的

岛亭有 2台射电望远镜，一台是专业创建初期的

6 m口径、观测波长为1.5 m的射电望远镜，另一

台是上世纪 70年代建造的 2.5 m口径、观测波长

为3.2 cm和21 cm的射电望远镜。

4 天文专业辉煌的4年和专业停办危机

天文专业成立时，系领导把56、57、58级的

应用地球物理专业中的部分学生转为天文专业。

其中，56、57 级先后于 1962 年和 1963 年毕业。

而58级，因天文专业停办调回物理系，这些学生

已学了基础天文这门课。只有凃传贻、王文清等

3名同学转到空间物理专业。

从 1960 年到 1963 年，有两届学生毕业，出

了熊大润、陈建生、艾国祥 3位院士。很多同学

成为天文界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如艾国祥曾任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2001年，原北京天文台改

制为国家天文台)台长，苏洪钧曾任中国科学院天

文委员会主任，张伯荣和丁有济曾任云南天文台

台长，李峰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

邹振隆曾任天体物理学报主编等。

这是天文专业的光荣。在专业成立之初，在

办学条件不太强的情况下，就能出这么多人才，

其原因在于，北大的学习和研究的大环境，有非

常好的数学、物理基础课教学。更由于北大巨大

的号召力，把全国各地的尖子生吸引过来。在北

大办好天文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责任。

然而，1964年，教育部下令北大天文专业停

办。当时全国的大形势是“调整、巩固、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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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八字方针，照我们的理解，北大天文专

业应该加以巩固、充实、提高。缩小规模的调整

也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是停办。当时流行的是服

从领导的一切决定。没有争辩，没有任何阻力就

停办了。

专业停办，大部分人员陆续调离。但是苏士

文主任办天文的心仍在，留下12位教员，等待时

机，东山再起。他们是：钱景奎、孙凯、杨海

寿、邢骏、周道祺、彭秋和、乔国俊、罗先汉、

尹其丰、王德茂、吴鑫基、姚德一(见图1)。他们

中很多人承担系里的无线电课、函授教学、量子

力学辅导等教学任务，以及担任系秘书等非天文

方面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系主任遭到

冲击，没有彻底解散天文教研室成为一条罪状。

很有意思的是，留下的教员没有一个人想离开，

也没有人提出要回归原来的专业。

从专业停办的那一年开始，北大的政治运动

不断。1964 年的“社教”运动，持续约一年。

1965年到昌平县搞“四清”，又是一年。紧接着

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69年到江西鲤鱼洲北

大“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专业的教员几乎是倾

巢而出，只留下 3位留守。在“文化大革命”下

放劳动锻炼以后，有两位教员调离北大。

强烈地期待着天文专业复活是留下来教员的

共同追求。“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部已无权

威，找过方方面面的人，都表示同情。但是，教

育部以前做出的决定，又有谁能改呢？

天文专业在岛亭的口径 6 m射电望远镜，不

仅成为校园一景，而且在恢复“天文专业”问题

上立了奇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在建造密云

综合孔径时多造了一面天线，2万元卖给了北大做

太阳射电研究，放置在岛亭，成为天文专业的标

志。“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军宣队负责人王连荣

副政委，常到未名湖，对这面天线比较熟悉。

一次办公楼礼堂干部会，讨论毛主席的“大

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

要办”的指示时，王连荣副政委脱口而出：“岛

亭有一架很大的天线，我看这个专业就可以招

生。”在当时，军宣队是北大的最高领导，就这

句话，天文专业复活了。1972年招收了第一批工

农兵学员，接着在 1974年和 1975年又招收了两

届(见图2)。

图1 这是一张拍摄于

1962年7月的照片，只

是天文教研室的部分

成员。后排从左到右

是刘增友、赵立荣、

林蓉芳、郭玉莲、李

非男 (系教务)、罗先

汉、丁民仆(系领导)、

杨海寿、沈其忠、王

德茂、吴鑫基和钱景

奎；前排是姚德一、

杨士功、孙凯、彭秋

和 、 齐 光 有 、 潘 一

因、柳振华、邢骏和

乔国俊。1964 年专业

停办以后，有一半同

仁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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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72—2000年是艰苦奋斗的28年

1972—1975年招收三届工农兵学员，共 102

人。从1978年起，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

天文专业的各项工作也正式转入正轨。从当年起，

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除个别年份外，天

文专业每年招收本科生 10 人左右，硕士生 3—4

人。1985年，成立天体物理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

研究生。1999年，建立天体物理博士后流动站。

这漫长的 28年是在艰苦中渡过的。所谓艰

苦，是因为办学条件差，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

抗争。地球物理系在北大是最穷的系之一。天文

专业在地球物理系又是最小、最穷、最清贫的专

业。因为专业停办，大部分实验室和办公室也分

给别的单位了。教员备课和科研只能在各自的家

中进行。在那时，年青教员的住房条件很差，一

家三四口人，只有一间住房，孩子要做作业，大

人要备课、搞研究，还要接待合作者讨论。工作

条件如此之差，但出的研究成果则是出乎意料的

多。仅有的二间办公室，一间提供给由北京天文

学会主办的天体物理学报编辑部，一间作为教研

室开会和放置信件的场所。到80年代初，教员的

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可专业的办公用房依然如旧。

1972—1999年期间共招收 18届学生，共 287

名学生。硕士研究生21届共75人，博士研究生 6

届 8人。这些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也不少，包括多

位百人计划研究员、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

天文台正副台长等。

恢复招生以后，教学工作比较快地走上正

轨。但是科学研究工作依然没有开展，原来已经

落后的科研工作，停顿了 10 多年，更加落后。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教育战

线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我们感受到这是一场思

想大解放运动。没用层层动员，没有大批判开

路，而是扎扎实实地给广大教员以选择科研方向

的自由；鼓励和支持教员树立雄心壮志、努力在

科研上做出成绩；下大力气组织、支持教员出国

进修或访问工作。长期以来，被“名利思想”和

“个人奋斗”两顶大帽禁锢着的我们，终于获得

了解放。过去不敢想和不敢做的事，终于可以放

开思想和放开手脚地投入了。

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都在思考着：研究什

么？出不出国？出国到哪个大学或研究单位？跟

谁合作或找谁为导师？这些问题都要自己拿主

意。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体现了对知识分子充

分地尊重，也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天文专

业的科学研究在太阳物理和射电天文方面有一定

的基础，但是天文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任凭

大家自由选择。

通过出国进修或访问工作是选择新的研究方

向的一种方式。大多数是通过英语考试获得出国

资格，然后选择去向，由教育部帮助联系，并提

供1—2年的经费支持。公派出国进修的名额比较

多，年年都有。在天文界还设立了支持利用国际

上大型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的短期出国工作。自

己联系的出国机会，对方提供经费的，学校也支

持。出国进修成为国家鼓励支持的一项大运动。

当然，准备出国的教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辛

苦。要攻读英语，学习计算机的使用和编程，准

备研究课题。这是一次劳动强度特大、效率特高

图2 这是一张 1977 年部分老师与 1974 级毕业班同学合

影，在岛亭6 m口径射电望远镜前的这张照片意味深长。显

示被停办的北大天文专业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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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运动。还有一种方式是立足国内开辟新的

研究课题，逐步提高研究水平，进入国际行列。

自愿组合的研究小组相继组成，完全出于志同道

合。以往的由领导指定的研究课题、人员组合和

对科研组长的任命的方式不见了。这种自愿组成

的课题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天文专业很快就形

成了多个天体物理学前沿课题的研究方向。

在那时，国内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天文专

业适时地邀请校内外的著名学者到天文专业来讲

学和交流，有关教员也登门拜访征求有关专家教

授的意见。如赵凯华教授、陈彪院士、张和祺研

究员、方励之教授等曾来讲学。王绶琯院士、曲

钦岳院士、李启斌研究员、陆埮院士等与天文专

业有着很好的关系，曾对我们的发展提供过帮助。

太阳物理是天文专业比较有基础的研究课

题，选择太阳物理的老师比较多，但是他们的研

究侧重点不同。孙凯老师注重研究太阳日冕磁结

构；杨海寿老师侧重研究太阳黑子的形成机制，

还研究天琴座RR星等恒星物理课题；周道祺和

钱景奎老师合作研究太阳黑子的磁环等问题。乔

国俊、周道祺后来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访问工

作一年，又开辟了密近双星研究方向。1974年，

吴林襄老师从北大力学系调来，谙熟“磁流体力

学”和“理论力学”的他，加上后来调入的程久

恒老师，从磁流体力学的角度研究太阳物理，扩

展了太阳物理这个研究方向。后来程久恒老师出

国访问工作一年，在等离子体天体物理方面又开

拓了新的研究课题。

尹其丰老师到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工作 2

年，利用美国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射电星系，开

辟了射电星系的研究方向。岳曾元老师到美国马

萨诸塞理工学院工作2年，专门研究漩涡星系的密

度波理论，当然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邢

骏老师到德国科隆大学访问工作2年。回来后，与

吴月芳和徐蓝萍老师选择了分子天文学作为研究

方向。吴月芳老师应对方邀请出国工作两年，她

坚持分子天文和恒星形成研究至今已有 30多年，

仍然在科研第一线奋斗着。罗绍光老师属专业在

职研究生毕业，其研究课题是恒星形成和星际介

质。张华伟老师是专业培养的硕士生，后又获得

国家天文台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是贫金属

恒星。彭秋和可谓是科研方面的积极分子，开始

研究星系动力学和星系结构，继而又大力倡导核

天体物理的研究，与国内多个单位的核物理研究

者合作，1978年，他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

罗先汉和姚德一老师则继续射电天文方法和

技术的研究，并坚持太阳的观测。1979年，擅长

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周体健老师调入天文专业，不

久就主持研制了 128路数字化自相关频谱仪和声

表面波频谱仪，很有新意，使原来就比较有基础

的射电天文方法和技术的研究提高了一步，留校

的研究生张坚老师目前仍然坚持天文技术方面的

研究，并有新的发展。

每个研究方向的确定，研究小组的组成都有

自己独特的故事和奋斗经历。本文作者选择了脉

冲星作为研究方向。为什么选择研究脉冲星呢？

脉冲星是 20 世纪 60 年代天文学四大发现之一，

1974年，其发现者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射

电脉冲星是中子星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基本上由

中子组成，是一种超高密度、超强引力和超强磁

场的特殊天体。这个领域云集了国际上第一流的

天文学家和物理系家，一直是天体物理领域最热

门的研究课题之一。这当然是对我们很有引诱的

研究课题。我们在1978年开始研究脉冲星，比国

际上晚了 12 年，但就我们的研究基础和条件来

说，差距绝不止12年。在国内，南京大学曲钦岳

教授等已经在研究脉冲星，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

教授等在研究中子星。当时，乔国俊和尹其丰两

位拜访方励之教授，征求选择研究方向的建议，

方教授极力推荐乔国俊研究脉冲星，这个建议与

我们调研时产生的想法很一致。于是便在教研室

征集有兴趣者，自愿组成了由本文作者和杨海

寿、邓国祥组成的课题组。当时吴林襄教授很关

心该课题的研究，经常参加讨论。

我们两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从1978年开始

紧密合作达 8年之久。当时，我们并没用急于出

国访问，而是下定决心尽快地提高研究能力和成

果水平，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吸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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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注意和合作，注意发表用英文撰写的论

文。1985年，我们把一组论文寄给国际著名脉冲

星学者曼彻斯特教授，得到很热情的回复：“读

了寄来的论文，很感兴趣，因为我们正在思考着

相似的问题。”从此我们与曼彻斯特教授建立起

紧密的合作关系，至今已有近30年。不仅我们去

澳大利亚利用他们的64 m口径大型射电望远镜观

测脉冲星，他还常来北大访问，大力帮助新疆天

文台建立脉冲星观测系统，并进行合作观测研

究。1986年以后，我们开始分为两个研究小组，

不是合作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研究深入了，展开

了，两个人的研究的重点不同了，加上各自都有

不少国内外合作者，分开更有利于发展。我们已

经退休多年，但仍然不忘脉冲星的研究。目前，

徐仁新博士继续进行脉冲星的研究，并进一步开

展粒子天体物理学的研究。

20世纪的重大天文发现大都是出自美、欧、

俄、日天文学家之手。广大教员长期或短期的出

国访问工作成为了解和融入国际天文学界的一种

绝好的机会。教研室的同仁到美国著名大学和天

文研究单位访问研究居多。其次是加拿大、澳大

利亚、英国、德国、俄罗斯、巴西、波兰、荷

兰、日本等国。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竞争，

使我们多个方向上的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6 腾飞的13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天文专业的教学科研工

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多个项目

的研究水平已经进入国际行列。然而，办学条件

依然很差。没有观测设备，也没有教学基地。北

大的优势在于学生的来源和质量好，在于有着众

多的物理学科所带来的坚实的物理学基础研究。

如何充分发挥北大天文的优势，走出专业发展的

瓶颈。专业的同仁们在思索着。我们一直认为，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与理论相结合的学科。没有观

测，天文学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按照中国的

传统，大型天文观测设备的研制，天文基地的建

设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对于只有很少人力、

财力的北大天文专业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大家

意识到与中科院天文台站合作才会有出路。

校友陈建生院士促成了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

学的合作。1998年 5月，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

学共建的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中心成立。并于2000

图3 2010年 5月，

在北大天文学科50

周年和天文系成立

10周年庆祝大会后

与会同仁在科维理

天文与天体物理研

究所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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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将天体物理专业正式扩展为天文学系，聘

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建生亲自担任系主任。北京

大学天文学系的成立得到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双方领导的大力支持，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先是在法学院大楼，继而在逸夫二号楼 9

层落脚，天文系成立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等成绩显著。联合办学使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

在天文学领域实现了强强联合，资源共享，产生

了积极的成效。2001 年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2000年，北大天文系成立后，经过整合，形成了

宇宙学与星系物理，高能与相对论天体物理，恒

星物理与星际介质，天体物理技术应用等研究方

向。目前的天文系师资，真是精兵强将。陈建生

院士把主任的重责交给了年轻有为的吴学兵教

授。教员中有兼任科维理研究所副所长的刘晓为

教授，以及徐仁新教授、范祖辉教授、刘富坤教

授、张坚副教授和张华伟副教授。还有最近加入

的彭逸西(百人计划研究员)和黎卓(百人计划研究

员)。天文系还聘请了 13位兼职或客座教授。吴

月芳教授、乔国俊和吴鑫基教授虽然已经退休，

但仍然积极从事天文系的某些科研、教学和科普

等业务活动。

几十年来，天文系教师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

成果，有的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曾获得国

家、部委和省市的科技奖励多项。

2006年6月，北京大学与美国Kavli基金会正

式签署合同，共建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

(Kavli Institute for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KIAA-PKU)，并于2007年开始运行。美国艺术与

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天文系著名

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林潮(Douglas N. C. Lin)教授担

任KIAA首任所长，并在全球招聘了一批在国际

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天文学者组成研究团队。作为

北大的一个新体制研究机构，KIAA实行与国际

接轨的管理运行机制并在全球公开招聘研究人员

和博士后，工作语言为英语；她正逐步建设成为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对将北大天文学科

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型人才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北大天文学科从此走上了与北

大地位相称的发展轨道。

包括天文系和KIAA在内的北京大学天文学

科，致力于建设一支精干的中青年师资队伍，精

心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使之成为未来杰出天文

学家的摇篮。如今天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已经拓展

至宇宙学与星系形成，引力与高能天体物理，星

际介质和恒星与行星系统，天文高新技术等方

面，涉及各种天文尺度及极端天体环境，其中不

少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广泛关注。

2010年5月，在北大天文学科50周年和天文

系成立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在科维理天文与天

体物理研究所召开庆祝大会。天文系的同仁和返

校的校友与校领导及天文界的代表欢聚一堂(见图

3)，共同回忆北大天文学科的风雨历程，展望未

来的发展。

看到北大天文学科蒸蒸日上的今天，我们不

会忘记曾经为她幸勤耕耘并做出过贡献的老师们

以及对她帮助过的各位同仁。让我们共同期待北

京大学天文学科辉煌的明天！

赛凡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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